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衡量工具，杆秤就
像从上世纪走来的老者。从 16 两秤演变
为 10 两秤，这一规范历程，见证的是劳
动人民在从商品交换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社
会发展的完整过程，也助力了一批又一批
生意人顺利达成交易。那时，他们只需带
上一杆杆秤，或别在腰间或放于笼篓之
间、货物之上，待买卖来时随手一握秤
杆，挂好秤砣，架势搭上之后生意也就做
成了。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年迈的它逐
渐被电子秤等智能化产品取代，慢慢退出
舞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

从老宅带来的这杆秤，不算大，是
1959年改革后的10两秤 （每一斤上面有
十个秤花），由一根木制的带有“星花”
的秤杆、秤砣、提纽以及铝盆组成。秤杆
两头都用铜皮包裹着，其上安置着三个提
钮，两个在上，一个在下。下面的提纽连
接着秤盘 （钩），称时挂重物或放盘里
用；上面的两个提纽分别系着麻绳或尼龙
绳，方便用秤时提起，代表着不同的重量
标准。称重时，右手提起钮绳，左手滑动
秤砣绳，直至两边平衡。

看着这杆秤，脑海中不时浮现奶奶曾

和我说过的那些故事。她告诉我，在她小
时候有一种十六两秤，也叫十六金星秤，据
说是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
星共同组成。在秤杆上刻制16颗星花，并
且规定 16 两为一斤，其中，前七颗星代表
北斗七星，犹如高悬于人们心中的明灯，告
诫人们在用秤称重时，心中要有方向，切不
可被钱财所蒙蔽，要明辨是非；中间六颗星
象征着南斗六星，告诫人们用秤的时候要
心居中正，不可有丝毫的偏斜；最后的三颗
星则代表着“福禄寿”，不仅仅蕴含着吉星
高照、称心如意这样美好的寓意，更是对规
范计量活动提出了诚信的要求——缺一两
少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少寿。要知道，
古人深信“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都应当
怀有敬畏之心，昧良心的事情是绝不能做
的。秤杆上的“星花”也有讲究，不能用黑
色，必须是黄色或白色，这从某种程度上也
是在警示人们：经商做生意一定要公平公
正、刚正不阿，绝不能有黑心之举。

记得小时候，奶奶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东西虽不多，可生意却一直十分红火。我
想原因就在于奶奶手中的这杆秤。奶奶用
这杆秤，称出的不仅仅是商品的重量，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每逢腊月将至，打年货的乡亲们便会
把柜台围得满满当当，有来称点白砂糖
的，也有来买花生、瓜子的，奶奶总是热
情地招呼着，让大家先尝后买。乡亲们边
品尝边唠嗑，觉得满意了便你捧一捧瓜

子，我抓一把花生放在秤盘上，放完还不
忘说声“要给足秤哦”，奶奶则会爽朗地
回应道：“放心吧，只多不少。”十两的银
星嵌在秤杆上，秤砣的麻绳勒进她食指第
二道褶痕里，日复一日磨出月牙形的茧，
奶奶的拇指总要从“福禄寿”三个大星处
起数，不管是称白砂糖，还是干果，秤尾
都要翘得比喜鹊尾巴还高，她说“秤平斗
满不亏心”。“一斤二两足得很。”称完重
后，她习惯性把秤杆横到乡亲们眼前，只
为让大家买得安心、踏实。

有时，也会遇到一些要赊账或是家庭
条件不好的乡亲来购买，奶奶总有一颗如
菩萨般慈悲善良的心，每次称完后，她会
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再悄悄地给添上
一些。儿时的我常伏在褪了漆的柜台上，
看花生米在银盘里蹦跳，看奶奶眯着眼调
节杆秤的平衡，直到秤砣麻绳与某颗星子
精准咬合，就像完成了一场神圣的仪式。
那画面里，满是奶奶的善良和生活的质朴
气息。

如今，农贸市场里的电子秤闪着冷光，
一块九毛八一斤的标价能精确到分厘，可
当我再看着这件老物件，摸着被岁月侵蚀
的秤杆时，竟有些唏嘘。那些精确到小数
点后两位的数字，却再也称不出当年铜星
子间的暖意。

这一刻，锈蚀的秤砣在掌心发烫，原
来，最精密的刻度，从来都嵌在人心那道看
不见的准星上。

杆秤记忆

扬州城西北隅的盐商巷子里，藏着一方“活”的山水。这个面积不大，竹石
丛生，秀水巧布，饱含四季的精致淮南庭院——个园，可谓中国园林的经典之作。

当暮春的细雨洇湿了青砖黛瓦，我站在园里悬着“壶天自春”匾额的抱山楼
下，忽觉四百年前的脚步声正踏过满地竹影而来。嘉庆年间的两淮盐总黄至筠不
会想到，他重金购置的寿芝园，在山水画大师、叠石圣手石涛的匠心点化下，竟
成为江南园林史上最精妙的时空魔盒。

个园园门不过丈余，穿过月洞却见天地顿开。迎面黄石堆叠的秋山将《芥子
园画谱》里的皴法化作立体诗行，有诗曰：“莫道秋山瘦，黄金满地时”。转过回
廊，湖石夏山携一池碧水扑面，太湖石的空灵与凌霄藤的炽烈在春日幻境里达成
永恒契约。最妙处为冬山处的宣石假山，皑皑雪意竟真能随光影流转，墙角梅花
的幽香与石面苔痕的冷翠，让寒山残雪的意象凝固成一首无言绝句。

郑板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执念，在这里化作满园潇湘。修竹千
竿在粉墙前摇曳生姿，斑驳的竹影与历代文人题刻的墨痕相互洇染，编织成浮在
空气中的淡淡墨香。春山石笋旁破土而出的笋尖，竟与邻院广玉兰的落英同框，
让人恍然悟得“天人合一”的真谛。石径边一株古柏与太湖石相拥而生，导游说
这是园主黄至筠亲手栽下的“风雨同舟柏”，园中那棵三百岁的瓜子黄杨，虬枝如
篆，将盐商鼎盛时期的月夜笙歌，都凝成了年轮里的细密涟漪。

立身四季假山的环抱中，忽然懂得中国园林的终极秘密：所谓“小中见大”，
实是以有限空间承载无限时间。当苏州网师园还在模仿山水长卷时，个园已用叠
石术将四季轮回纳入方寸。园主在春山读书、夏山纳凉、秋山赏月、冬山听雪的
日常，竟暗合了《周易》“与四时合其序”的哲学。那些看似随意的花窗借景、曲
径通幽，实则是把《园冶》里的造园智慧化作可居可游的诗篇。

当暮色染透这个万竹之园，夏山飞瀑升起淡淡雾霭，竹影里好似传来长长的
叹息，四百年前古人的执念、风骨与遗憾，早已化作竹梢清风。妻数着漏窗移
步，拿着住秋阁前拾得的半片枫叶，说：“这园子把四季循环炼成空间符码，不就
是 《周易》‘变易不易’的青铜鼎铭吗？”是的。这个被李斗赞为“扬州以名园
胜，名园以叠石胜”的所在，终究不是简单的石头与植物的排列组合。那些在假
山竹影间流转的光阴告诉世人，所谓园林大美，不过是具象自然造化与四时兴替
而已。

当现代人困在钢筋森林里追逐永恒时，个园用四百年的光阴告诉我们：真正
的永恒，恰是学会在时光的褶皱里安放四季。

扬州个园寻幽
立身四季假山的环抱中，忽然懂得中国园林的终极秘密：所谓

“小中见大”，实是以有限空间承载无限时间。当苏州网师园还在模仿
山水长卷时，个园已用叠石术将四季轮回纳入方寸。

生活热情 □李凤华









































“前方到站，岳阳东站。”
高铁的报站声让我一下子想起多

年前的一个岳阳文友。
1987 年 12 月，《中学生文学》 刊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 《流逝的纪念》。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收到了来自
各地的中学生读者的来信，其中的一
封是湖南省岳阳市梅溪的一位高三学
生写的。由于志趣相投，我们经常通
信，谈文学，也谈人生。在互相的鼓
励中提高对于文学的理解和热爱。

1988 年 7 月，我毕业后分配回原籍
做了一名果树技术员，整天与不会说
话的树木打交道，文学梦一下子从天
上掉了下来。我的这位文友也因为高
考落榜而背井离乡到了湘西学习工程
机械技术。

在以后的日子里，各自的工作和
学习愈加紧张，我们之间的通信也越
来越少，文学梦更是渐行渐远，自然
而然地中断了联系。

我 常 常 想 ， 那 个 时 代 的 文 学 青
年 ， 其 实 并 非 都 是 被 有 些 人 描 摹 的

“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的模样。我们
对文学的喜爱和追寻其实也是建立在
极度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

每次下乡服务，我从穷苦的山里人
渴望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对于富裕生
活的向往；从他们对一个初出校门的中
专生的毕恭毕敬的态度上，感受到了信
任；从他们瞪大了的带着血丝的双眼，
聚精会神地盯着我不断移动的剪刀和
手锯上，理解了一个农业技术人员对于

急于脱贫的农民的重要性。
于 是 ， 我 放 下 了 心 爱 的 文 学 书

籍，拿起了果树专业书本、修枝剪和
手锯，在农民朋友的果园里开始了自
己的“创作”。

三十七年过去了，我在最贫困的
山亭区待了四年，在有着漫山遍野的
樱桃和石榴的市中区待了二十三年。
在基层的这二十七年是我最难忘的时
光。在这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我
从一个森保专业的中专生，终于成为
一名能够对农民朋友有所帮助的果树
技术工作者。

这难忘的二十七年里，我一直在帮
着农民朋友种果树，跟着农民朋友学种
果树。那一个个硕果累累的果园，难道
不是我用青春书写的美丽的诗篇吗？

2015 年 ， 因 为 石 榴 产 业 发 展 需
要，我调到市里工作，如今又有十年
了，在这十年间，我感觉自己也成了
一棵结满了果实的石榴树，尽管老得
树皮开裂了，枝梢也秃了，结果枝更
老化了，负载量当然也比不得盛果期
的壮年树了，但我坚持认为，正是因
为岁月的磨砺和摧残，自己才有了不
断“分化和形成花芽”的经验和能力。

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考量，如果有
缘捡起一粒果核，把它种在尽管很贫瘠
的土壤里，只要给它足够的水分、营养
和阳光，再加以必要的琢磨，它一定会
开出它一生中的第一朵花，结出第一枚
果实，最终成长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大
树。这样的一个过程，难道比不上创作

一个精美的文学作品吗？
有一次，在一株硕果累累的石榴

树下，我告诉了一位诗人这段话：
我种下了一粒果核/看着它发出嫩

芽/看着它分出枝杈/看着它慢慢长大/
看着它抽出第一粒花芽/看着它开出第
一朵花/看着它结出第一枚果实/当这
一枚成熟的果实/缕缕幽香散发/我发
现它居然兴高采烈地笑啦

诗人击掌而起，连称“这棵树就
是你人生中的一首最美丽的诗啊！”

车过岳阳，遂想起那个三十多年
前的文友，遂想起自己青葱岁月的文
学梦。

每个人都有梦想，年轻的梦想是需
要岁月来沉淀的，并不是每一个梦想都
能成为现实。但是，一个人只要有梦
想，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要能把梦
想的种子种进土壤里而不是悬挂在空
气中，那么它就一定会发芽，会长大，会
结出令人喜出望外的果实……

车过岳阳，高铁线没有路过洞庭
湖。沿途的风景也迥异于我 1989 年去
广 西 出 差 时 见 到 的 湖 南 段 的 山 山 水
水。过去那些散落在山林间的房屋都
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个不大不小的村
落。一座座高大的工厂一掠而过，彰
显了一个工业大国和工业化湖南的崛
起……

一时间，很想念那位文友。快四
十年了，不知道她的“工”学得怎么
样了？不知道她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样
子？不知道她的文学梦如何了……

车过岳阳 □安广池心路烛光

我在最贫困的山亭区待了四年，在有着漫山遍野的樱桃和石榴的市中区待了二十
三年。在基层的这二十七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我从一
个森保专业的中专生，终于成为一名能够对农民朋友有所帮助的果树技术工作者。

□张升航生活况味

如今，农贸市场里的电子秤闪着冷光，一块九毛八一斤的标价能精确到分厘，
可当我再看着这件老物件，摸着被岁月侵蚀的秤杆时，竟有些唏嘘。那些精确到小
数点后两位的数字，却再也称不出当年铜星子间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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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春和惠风，但盈虚有数，不知不觉间就会细雨斜织。就是在这样
天气里的午后，来到了老家，打开斑驳的深红漆的大门，满庭浅紫的桐花沉静素
雅，像是谁把摘云作笺的旧信札，从青瓦檐头一叠叠地倾洒。忽而懂得《周书》
所载“清明之日桐始华”的深意，梧桐应阳而发，雏凤清生。原来天地已为暮春
写好了绝句。

记得奶奶很喜欢梧桐，总是在自家的墙外种上几棵，“凤凰非梧桐不栖”，唠
叨着种棵梧桐树，引得百鸟来。而今，雌树葳蕤如碧纱灯笼，雄树却早已化作廊
下的窗棂雕花。先秦文献《诗经》里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
朝阳。”原是比翼连枝的注脚。难怪《西厢记》里崔莺莺要对着梧桐树声泪俱下地
起誓：“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汉代司马相如作《凤求凰》时，是否也见过这般
双树交柯的景象？我忽然懂得这满树繁华为何在春寒时盛开，它们虽为不能言语
的草木，却道出了对光阴的忠贞。

庄子曰：“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原来天地灵物都懂得择
良木而栖。老宅的梧桐50年代就扎根于此，它看过新娘子的红盖头拂过花枝，听
过婴孩在树荫下第一声啼哭。而今，枝丫间悬着的铜铃犹在，偶尔落下的残花仍
沁出幽微的草木香，只是摇铃的人早已化作春风。

晚饭后，信步来到体育馆散步，暮色漫过春枝，忽有一股特别的暗香在衣袖
间游走，藉着星辉月色，猛然发现，原是桐花。这满树桐花好似蘸着月华开放。
桐树、桐花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了，因为最爱我的奶奶喜欢它。“凤凰集梧桐，群
鸟从之。”只是凤凰终究只是传说，倒不如说这满路芳菲，本就是涅槃的凤凰栖息
于人间。

很喜欢月下逗留在桐树下的时刻，桐叶筛碎银辉，满地光影恍若水波流转。
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在琴瑟中置梧桐木——那五十弦的锦瑟，原是用年轮镌刻着
时光的韵律。唐朝诗人李商隐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每根丝弦
里都藏着青桐的年轮，藏着凤凰来仪时的清鸣。

待到再晚些，仍有花朵在渐次绽开，甚至能听到挣脱萼衣的声音。想起奶奶
临终前握着梧桐籽呢喃：栽梧桐的人怕是等不到凤凰来了……奶奶弥留之际的话
音和梧桐的花香一起，散在四月的风里，飘扬，飘扬……

或许，满庭栖着月光的紫云，正是迟来的金羽，在年轮深处轻轻颤动，声声
呼唤。

梧桐花开
很喜欢月下逗留在桐树下的时刻，桐叶筛碎银辉，满地光影恍若

水波流转。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在琴瑟中置梧桐木——那五十弦的锦
瑟，原是用年轮镌刻着时光的韵律。

世间温情 □邵长超

水稻彩绘 卢赐军 摄


